
 

 

张燕/燕子｜访谈记录 

访谈人：非常开心能够请到张燕老师做我们这一期的益两 300 计划

的嘉宾！在我们访谈开始之前，能不能请您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张燕：谢谢方老师的邀请！我叫张燕，我是从 2011 年开始全职投身
公益事业的。最早的时候，我主要从事流动女性的网络支持和法律

援助。后来我又去了一家基金会，主要支持和赋能社会创业家。最

近，我加入了一家叫复恩法律的机构，主要负责传播和公众筹款的

工作。 

访谈人：我觉得张燕老师还是比较谦虚，其实她的背景非常丰富。

不论是她的求学经历还是工作经历，都很值得更稍微细致地介绍一

下。张燕老师，您本科时学的是社会工作，对吗？ 

张燕：对的，当时是在 07 年。 

访谈人：那时候，您觉得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是怎么样的？比如
说，您刚开始报这个专业的时候，了解社会工作吗？知道具体要做

什么吗？到学校之后，经过四年的学习，这些认知有没有发生什么

变化？ 

张燕：07 年学社会工作，在中国还是非常早的。那时候，大家对社

会工作不太了解。比如，我身边的人问我学什么专业，我说社会工

作，他们常常开玩笑说，社会的工作，那不就是所有人的工作吗？
这就是公众对社会工作的第一层认知。我选这个专业的过程其实挺

有意思的。我是理科生，按理说应该选理工科的专业，但一些有经

验的人建议我，作为女生选理工科在未来的就业市场上不太有优势，
因为很多时候这些工作更适合男生。所以，我在选专业时遇到了一

些挑战。常规选项像财务、会计这些比较稳定的工作，还有教师，

但这些我都不喜欢。后来我翻看了一本专业和学校介绍的书，看到
了社会工作这个专业。书里对社会工作的介绍非常短，大概不到 200

字，只说是一种帮助人的工作，还提到一些就业方向，比如红十字
会。基于这个简单的介绍，我觉得在红十字会这样的机构工作，做

一些利他的事情挺好的。所以，我主动选择了社会工作这个专业，

并选了学校。在当时的就业环境下，我们系里很多同学都是调剂过

来的，但我是少数几个主动选择这个专业的人之一。 

访谈人：好的，明白了。我记得张燕老师是毕业于中华女子学院，



 

 

其实我在想，因为我们这一期播客上线的时候，正好赶上大家刚高
考完，填报大学志愿的时间。我们的听众中也有一些对公益行业不

太了解，或者有些迷茫的朋友。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张燕老师来

访谈，希望张燕老师能分享一下她过去的一些经历，给年轻人一些
参考和启发。比如说，张燕老师，是什么原因让您在毕业后选择全

职做公益人呢？我知道现在很多社工专业毕业的学生，要么考公务

员，要么考编制，或者跨专业考研，比如法律等更容易就业的专业。
您是在大学四年中经历了什么，使您在毕业后坚持走上公益这条路

的？ 

张燕：我觉得我可能是学校里比较异类的学生，我进入社会工作专
业是主动选择的，但其实我没有特别理想化的背景，并不是一开始

就立志要从事公益工作。我和很多人不太一样，进入大学后开始学

习社会工作，学校给了我很好的启蒙。从第一天开始，就让我思考
社会问题有哪些，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些问题。这让我在社会工

作学习领域投入很大。在学习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和所有青年人
面临的问题差不多，比如求职选择。我上大学那会儿，07 年、08 年，

中国的公益事业才刚刚起步，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工作。

当时的社会组织也并不多，还有一个直接问题，就是当时社会工作
的待遇非常低，筹资路径也有限，所以我的职业方向并不是全职公

益人，或者说我当时的认知概念里并没有“全职公益人”的概念。

我们当时知道社会工作毕业以后可以成为社会工作者，那么社会工
作者在哪里呢？当时深圳在试点，就感觉深圳做得特别的好，但社

会工作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具象化的东西我们都不清楚。 

在大学期间，我参加了一些志愿者活动，比如到流动儿童学校做体
检和环境考察，但这些和学校学的理论还是有差距。让我印象最深

的是一次社会实践，我去了一所流动儿童学校，帮助孩子们上课。

当时社会舆论说要关注和保护流动儿童，但我亲眼看到这些孩子的
教育和生活条件非常差，比如在北京周边的孩子中午没有水喝，只

能喝自来水，教室的桌椅破破烂烂。我觉得这些孩子在这种条件下

接受教育，还不如回老家条件更好。这次经历对我冲击很大，学了
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后，我意识到我们关注的都是个体问题，但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于是，我发誓毕业后绝对不做社会工

作，因为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于是，我转而学习法律，想从宏观

框架上去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 

但一个非常清晰地影响我的事件，还是在快毕业的时候，有老师和



 

 

同学告诉我，我的背景很适合从事社会工作，尤其是在深圳这样的
地方。但我当时还很模糊，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受框架限制的工作。

有一天放学后，我和同学吃完饭回学校。她在一家民间 NGO 实习，

并决定毕业后去那工作。我很好奇，问她为什么。她说 NGO 的工作
和书本上学的内容不一样，比如他们在社区用参与式发展的方式支

持居民。这次对话对我来说是职业上的一个转折点，我开始考虑民

间草根 NGO 的职业方向。后来，通过面试等机缘巧合，我进入了民

间公益机构。 

访谈人：那您现在回过头来，怎么评价十几年前的这个决定？ 

张燕：我觉得这个决定是跟随自己内心的，而且在周围人的鼓励下，
我摆脱了所谓的金钱衡量标准。其实我自己对物质要求不高，但基

于社会评价和理想性的认知，总觉得需要很高的工资回报。在大家

的支持下，我选择了跟随内心的道路。 

访谈人：谢谢张燕老师，刚刚我们聊到了您在大学中的一些发现和

自我探索。接下来，我记得您毕业后去了当时非常有名的北京打工

妹之家，这是一家专注于女性议题的民间公益组织，您还一路做到
总干事。在这个过程中，您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您是如何从学生

转变为专业职场人士的？另外，您如何看待当时那家机构所关注的
社会议题？作为机构的负责人，您是怎样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最

后，是什么原因让您离开这家机构，去了另一家机构？ 

张燕：其实我做这个职业选择的时候，也是基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在去北京打工妹之家之前，我有一个很好的优势，就是有社会工作

和法律的双重背景。这家机构当时也需要这样的背景，尤其是法律

背景。我之所以选择这家机构，是因为在上学期间接触了很多打工
人群，了解他们的痛点，比如孩子的教育、生活和工作压力，以及

劳工权利等问题。我没有太多考虑自己的职业发展，而是觉得可以

在这个议题上做一些重要的事情。进入这家机构后，我从学生到职
场人的转变非常快，这得益于我在学校的实习和实践经验。我开始

做社会调研，比如问卷和访谈，这些在学校里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

所以，我很快适应了工作，大概入职一两个月后，就代表机构参加

了一些学习活动。 

打工妹之家成立在 1996 年，大概是国内的首批 NGO。我是在 2011 年

去的打工妹之家，我是做法律援助方面的工作，每天接很多法律咨
询电话，回答各种问题，筛选需要诉讼的案件并找到律师援助。另



 

 

一部分工作是政策倡导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我们做了很多法律
培训，帮助大家保护自己，这些培训需要根据打工人群的特点进行

调整。在做这些工作时，我意识到很多问题具有同质性，比如流动

人口的劳动合同和社保问题。为了更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
发了法律培训，并进行政策倡导。在社会支持网络方面，我们发现

资源分配不均，一些善于把握资源的家政工频繁参与活动，而真正

需要帮助的人却很少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开始培养流动女
性骨干，试图让她们自己组织活动。然而，我们发现培养的骨干经

常回老家，这让我们意识到联合培养骨干的重要性。在打工妹之家

20 周年时，我回顾了机构的历史，发现我们一直在做法律维权和社
会支持网络的工作，但资源和覆盖面却在下降。媒体和社会的关注

也在减少。尤其是，媒体报道月嫂工资过万，育儿嫂工资高的刻板
印象，让很多人误以为她们不需要支持。有一次，一个捐赠方表示

可以捐 50 万，但明确说不做与家政工有关的项目，认为她们工资太

高。这让我觉得非常尴尬，因为这些工人虽然收入看似高，但工作
时长和条件却非常艰苦。所以，我决定离开打工妹之家，寻找新的

解决方案。后来，我遇到了北京银杏基金会，并被他们的集体影响

力理念吸引。在银杏，我看到了联合力量的成功，并决定加入他们，
开始我的第二份工作，致力于集体影响力。我认为，联合社会创业

家们一起解决问题，是一个可行的路径。在银杏工作期间，我进一

步认识到培养单个骨干的局限性，以及集体力量的重要性。这个经

历让我坚定了通过联合社会力量解决问题的信念。 

访谈人：谢谢张燕老师的介绍。我想请问，在银杏基金会做社群工

作和之前在打工妹之家工作时，您用到的社会工作技术和方法是否
有一些不同和改变？毕竟跨了领域，也过了很多年，带来了新的挑

战。如果针对现在从事社会工作学习的人来说，有哪些不一样的点？

未来的社会工作者可以往哪些方向努力和学习？ 

张燕：我觉得在工作中有很多变化，但核心价值观没有变。比如助

人自助的理念和赋权理论，我在上学时就非常认同这些，后来接触

的发展理论也一样。这些理念和价值观虽然工作环境在变，但它们
的核心没有变。在打工妹之家，我们外界可以给予很多帮助，但最

重要的是让打工妹自我成长，自我应对风险。在银杏基金会，虽然

面对的是社会创业家，但核心理念是一样的：让他们自己面对和解
决问题，而我只是背后的支持者，这和助人自助的理念一样。当然，

具体的工作内容有很多不同。在打工妹之家，我们需要非常熟悉劳

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性别问题，每天都在和这些打交道。而在



 

 

银杏基金会，我不用再回答这些法律咨询，而是面对新的挑战，比
如管理和人才发展方面的问题。如果总结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以人为中心和以社会问题为中心。这两件事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

方法。 

访谈人：张燕老师刚刚介绍了前两份工作的一些主要内容和思考。

我理解张燕老师现在又回到了一家法律机构，可以看到您在法律和

社会工作双学位的背景下，职业生涯在法律和公益机构之间不断穿
梭。您可以借此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目前所在机构的工作内容，

以及这家机构的工作和您之前两家机构有哪些不同点吗？ 

张燕：现在我所在的机构主要是用法律专业来服务社会组织，这只
是其中一个方向。另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基于法律专业，支持更多人

更好地参与和从事公益工作。除此之外，我们还进行政策研究和培

训等活动，但这些细节就不多说了。对于我自己来说，最重要的工
作是如何让法律服务更多的社会组织，真实回应他们的痛点。基于

我十多年的经验，我了解社会组织和一线群体的生活场景，所以我

的价值在于将这些实际需求与我们的专业能力结合起来，形成更大
的影响力。这是我主要的工作内容，当然还涉及到传播、筹款等线

上活动以及项目管理。如果说这家机构与我之前的工作有什么不同，
首先它和银杏一样，都是平台类机构，为很多组织提供服务。但不

同的是，这家机构有一个明确的专业核心技术——法律。另一个不

同点是，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组织，而不是具体的个人。虽然组织
里有很多人，但我们的核心对象是组织本身，这也是一个最大的不

同点。 

访谈人：张燕老师，您入行已经十几年了，根据您目前的经验和观
察，您对公益的理解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的话，您觉得是什么

带来了这种变化？ 

张燕：我觉得从一个学生到现在，我对公益的理解有一个很大的变
化。早期认为公益是帮助一些社会上的弱势人群或困难群体，每个

人对困难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而到今天，我会把公益的概念扩大

很多，我认为公益是关心每一个人身边的事情，你我他我们都可以
成为公益的对象。另外，以前我觉得公益是帮助弱势人群，但现在

我认为对他们的关注需要带有尊重和平等的视角。很多时候，我觉

得自己作为学生很有能力，可以帮助打工妹，但其实她们在很多方
面的能力远远超过我。所以，我们更多的是一个平等的参与，而不



 

 

是单纯的帮助。对公益的理解，我认为它是一件人人参与、乐享其
中，并且从中受益的事情。它不再是简单的给予，而是一个互相支

持和成长的过程。 

访谈人：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对我个人来说也受益匪浅。我还有两
个问题想请教您。第一个问题是，您做了很多关于公益人才培养和

青年人才发展的项目，在您理想中，中国当下的青年人才培养项目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第二个问题是，您想对现在的年轻人从事公益

说些什么？ 

张燕：我想先举个例子说明，青年人项目的一个好特点是帮助青年

从学校的状态过渡到现实社会，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很多青年人都
有很好的社会理想，但在现实中常常被打压，有人会说这不靠谱，

要回去挣钱，有人说那是理想化，干不成，还有人会说你瞎想啥，

应该脚踏实地。然而，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创新，需要人去参与
和触发改变，而不是随波逐流。所以，青年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成

长非常重要。他们需要从依赖他人的评价转变为构建自我认知的评

价过程。这个过程在青年人的成长中非常关键。青年人项目不仅是
让他们参与公益，支持更弱势的人群，这确实能激发社会实践能力。

但更重要的是关注青年人自身的发展和需求。所以，我觉得我们复
恩的绿芽项目就非常不错。公益绿芽发掘计划是让法律专业的学生

接触和了解公益，认识自我，并以自己的力量服务公共事务。这帮

助他们自我认知，发挥自我优势。这个项目回应了青年人的真实需
求，并帮助他们自我启发。当一个人见多识广，找到真实的自我，

能很好地生活并尽力帮助他人，这是很好的状态。而不是解决社会

问题的同时，自己成为新的社会问题。所以，理想中的青年人项目
应该以青年人的真实需求为核心，发挥他们的优势参与公益。最终

目标是促进社会问题的改变，同时激发青年人的潜能和自我成长 

访谈人：您对当下的大学生也比较了解，现在很多青年大学生面临
着就业压力，对未来的选择感到困惑。能否请您结合过往的经验、

看到的案例或您的想法，给这些想从事公益行业的大学生一些建议？

比如，他们想从事环保、经济发展、教育等领域，您对他们有什么

意见或建议吗？ 

张燕：关于职业选择，我有一个观点，十多年来都没有变过。在选

择做公益还是不做公益的时候，有些人的情况特别特殊，比如家庭
有很多经济压力，外界有很多评价机制，这就像一个牢笼框住了他



 

 

们。对于他们来说，不一定非要选择公益。因为公益有一个本质问
题：薪水肯定没有在公司里工作的薪水增长得那么快，而且起薪也

不会那么高。虽然有些起薪可能不一样，但总体来说，空间感是不

一样的，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所以，第一层面是看你自己是否有一
些真实的刚需和迫切的需要。如果真的有，那你可能要先解决生存

问题。因为对于很多真正从事公益的人来说，他们的薪水够自己生

活就可以了，不需要承担其他的经济负担，所以他们能在公益领域
待得住。第二层面，如果你选择了做公益，无论是否有明确的方向，

最重要的是找到你真正热爱的事情或者感兴趣的事情，并坚持做下

去。有时候兴趣是慢慢培养的，如果刚接触觉得没兴趣，可以再尝
试其他方向。最重要的是找到你真正感兴趣和热爱的事情。衡量标

准可以是：你是否愿意不断思考社会问题，愿意去找到新的解决方
法，甚至不计较上班时间，花更多时间研究问题。当然，这不是鼓

励大家加班，而是衡量你是否真正喜欢这件事情。真正热爱一件事

时，你会为解决难题而兴奋，两眼放光。这些都是标志，帮助你鉴
别你真正喜欢的事情。对于想从事公益的人，一定要从这些方向去

选择。如果你把一些评价机制带入，混淆了这些标志，对你个体发

展会很难。比如进入公益后，想着成长空间有多少，以后有多大帮
助，这些空间是可见的。如果你工作几年有了一线接触经验，再去

考研或者考公务员，这些是可以的，因为你有了真实的问题感知和

解决方法。但是，如果你想要像在公司里那样的成长空间，比如今
天赚 5000，明年 1 万，后年 2 万，还要拿多少奖金，认识多少人，

管理多大规模的团队，用这种评价机制来衡量自己的发展，那就会

是自我设限。当然，很多人，包括行业中很多人，都在努力把这个
行业的空间拉大，让大家有职业发展的阶梯。但我自己工作了十多

年，我不是太理想化地看待这个事情。无论怎么努力，这个空间总

有一个极限。当你摸到那一刻该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你真

正热爱的事情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具有可持续性。 

访谈人：最后，我也想再问一问张燕老师，如果年轻人想从事公益

事业，可以从哪些渠道，去接触、了解、探索社会问题呢？ 

张燕：了解社会问题的途径有很多，尤其是当你已经在一家机构工

作时，通常社会问题的方向会比较清晰。比如，拿复恩来举例，复

恩的方向是用法律服务公益，那就会聚焦于法律如何能帮助公益。
如果我们不用法律，用财务来服务公益呢？那公益到底有什么需要

法律人士来服务的？这就成了一个研究的问题。在这过程中，你需

要研究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和阶段，找出哪些点是有空间发展的，



 

 

哪些点是已经被别人做过并有效果的。例如，了解复恩这样的机构
时，青年人可能觉得社会组织发展起来不是个大问题，但通过深入

研究，你会发现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再比如，如果你在一家儿童

机构工作，专门为留守儿童服务，你需要了解留守儿童的生活状态、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支持系统等。每个系统中的方法、新的

问题是什么，哪些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都是你可以深入分析的。分

析这些问题时，一个重要的视角是考虑问题的规模和影响范围。以
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服务更多的人是衡量成功的标准，比如一万块

钱服务一万人。但现在的观点是，即使是少数人，如果他们有需求，

也同样是重要的问题。所以，你需要根据接触到的范围或感兴趣的
点，逐步深入分析。获取信息的渠道有很多，比如社交媒体、网络

报道等，这些都是重要的信息来源。此外，亲自到你关心的人群的

生活场景中去观察，现实会给你很多答案。 

访谈人：好的，非常感谢张燕老师的分享！那么我们今天的访谈就

暂时告一段落，我们下一期益两 300 计划再见！ 


